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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中唐诗人李贺的诗歌以瑰丽奇崛著称于世，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令后人倾心。他用瑰丽的想象和浓艳的色彩，表现出了与他人迥异的艺术风格，成为了天才的独创。自唐代以来，众多文人学者都对李贺的诗歌进行了阐述和诠释，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本文拟结合李贺的生平际遇，从李贺对人间、鬼蜮、神界的诗性描绘中，叙述李贺笔下人、鬼、仙的不同生存状态，探索李贺的功业观、历史观、生死观和宇宙观，展现出李贺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独特的时间感受，以阐释李贺诗歌中深沉的生命悲剧意识，揭开李贺短暂而完整的生命的终极追求。

外文提要
Chinese Poet Li Ho (791-817) from mid-Tang Dynasty has impressed the world in and since his time with striking content and unparalleled artistic techniques in his poems.  The wide imaginations and strong colors he employed speak for an unconventional artistic style and become the landmark of a genius.  Since Tang Dynasty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attempt to study and interpret his work.  This thesis combines Li Ho’s life experience with the analysis of Li’s poetic description of hell, mundane world, and the heaven. It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living conditions of ghost, humans and the immortals; it probes into Li’s view on achievements, history, life and death issues, and the universe; it tries to reveal Li’s unique experience of time, of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t last this thesis is also an attempt to interpret Li’s profound sense of tragedy in life and the poet’s ultimate quest during his short but dazzling artistic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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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灿烂星河中，李贺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星辰之一，闪烁着奇谲诡秘而又瑰丽落寞的光芒。他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齐名，因其早夭而被称作“诗鬼”，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早熟的“鬼才”诗人。他的诗歌是唐诗中的一棵艺术奇葩，满怀着生活的困窘、仕途的愤懑，包含着内心的酸楚和苦闷，触及着人类灵魂深处的恐惧和焦灼，对生活、生命、历史以及宇宙的终极意义展开探寻和追问。
从古至今，李贺的诗歌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众多文人墨客和评论家都对其诗作进行了诠释和理解。但因为李贺诗歌思想内容及艺术手法的复杂性，千百年来都是众说纷纭而无定论。然无论是赞叹还是批评，都无法掩盖李贺及其诗歌独有的魅力。

第一部分：研究概述

在李贺短短27年的生命中，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其中流传下来的有二百五十多首，已确定为其本人创作的有二百四十首左右。与其他诗人相比，李贺留下的诗篇或许并不算多，但是李贺诗歌创作的密度却很大。有人认为李贺一生不止创作了这二百来首作品，疑他在临终前曾自己编定了诗集，删去了很多自认为不佳的诗篇，于是便有了这二百多首诗歌的《李长吉歌诗集》。因此，李贺不仅在短暂的年岁中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同时流传下来的诗歌佳作密度也很大。
对李贺的研究应该是从他诗名日显时便开始了。与李贺同时的前辈诗人韩愈就非常欣赏李贺的才华，也因此演绎了一段知遇的传奇佳话；当时人也常常模仿李贺的“长吉体”。后世也有不少人学习李贺，最为著名者就是杨维桢的“铁崖体”以及徐渭的七言。著名诗人杜牧为李贺的诗集作了序，总体上是高度肯定了李贺的创作才能以及他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晚唐另一位大诗人李商隐不仅在创作上深受李贺艺术手法的影响，而且还怀着饱满的热情和惺惺相惜的知音之谊，为李贺作了传。《旧唐书·李贺传》中赞李贺：“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宋代欧阳修和宋祁也为李贺作过传，称李贺“辞尚奇诡，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当然也有许多评论家持不同意见。赵宦光的《弹雅》中曾引用了陆游的一段话：“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眩曜，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求其补于用，无有也”。在崇尚天真平淡的审美风气下，陆游“百家锦衲，五色眩曜”这样的评价，确实不算很高。再如，李东阳的《麓堂诗话》也认为李贺的诗歌“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读之，犹山节藻棁而无梁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长吉诗中“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却也说准了李贺诗歌的短处。
历代对李贺诗歌的注解诠释也很多，较著名的版本就有吴正子的《李长吉歌诗笺注》，徐文长和董懋策的合注本，曾益的《昌谷诗注》，姚文燮的《昌谷集注》，朱轼的《笺注长吉诗》，陈本礼的《协律钩玄》，以及黄淳耀、黎简、方世举等人著的批本。近现代也有很多著名学者对李贺的诗歌进行阐释。钱钟书的《谈艺录》就论及了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并对其中突出的一两点进行了阐述。钱钟书认为“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
，又说“蹊径之偏者必狭，斯所以为奇才，亦所以非大才欤”
！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资料和论文数量繁多，内容也涉及了李贺诗歌研究的各个方面。在笔者所搜集的大量材料中，有部分论文着重论及了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例如讨论了李贺的通感艺术手法，讨论李贺的遣词用字，讨论了李贺诗歌的色彩渲染，讨论了李贺诗歌的艺术构架。当然也有一部分论著论及了李贺诗歌的思想内容，主要涉及到了李贺怀才不遇的悲愤，对劳动人民深重疾苦的同情，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对自然风光和亲情家乡的热情歌颂，对历史风云的深沉感慨，对天神仙女的无比崇敬……有很多论者运用也索引的方法，将李贺的生平同诗歌一一对应起来进行研究阐释；有的学者则十分重视讨论李贺诗歌中的哲学美学涵义。
在笔者涉猎的资料中，很多研究者在讨论中都将李贺诗歌营造的主要场景分为了人间、鬼蜮和神界三个层次，有的论文对其中某一层次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充分的阐释，而有些论文则将这三个层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李贺诗歌的总体特色和诗歌意境，挖掘李贺诗歌内容的深层内涵。有些研究则结合了李贺的生平与诗作，论及了李贺诗歌中体现出的深沉的悲剧意识。但笔者发现，在这些研究资料中，都是片面地研究李贺诗歌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容，涉及到诗歌中的哲学之思也只是泛泛而谈，很少有研究者将李贺与同时代文人心理以及时代精神联系起来做对比研究，也没有去探索李贺诗歌中的人文关怀意义，深入李贺自身的心理、情感和观念，感受诗人心中的苦闷与孤独。

本文则拟在前人的论述基础上，力求从李贺对人间、鬼蜮、神界的诗性描绘中，综合李贺的生平际遇，阐述李贺对人、鬼、神三者生存状态的思考，展现出李贺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感受，从李贺独特的功业观、生死观、历史观和宇宙观，探索李贺对生命、历史、时空的终极追求，以及在这种探寻追问中体现出来的生命悲剧意识。
第二部分：“生命悲剧意识”的界定

中国古代文学中包含了深沉的悲剧意识，就其内容而言，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政治悲剧意识模式、恋爱悲剧意识模式、历史悲剧意识模式、羁旅悲剧意识模式、怨弃悲剧意识模式、自然悲剧意识模式等等。然而综论其发展阶段，则可以按照先后顺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至中唐前后，姑且称作生命悲剧意识，以李白等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中唐以后至明中叶以前，姑且称作价值悲剧意识，以苏轼等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明中叶以后至清代，姑且称作冲突悲剧意识，以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为代表。”

那么，我们首先应当讨论，生命悲剧意识究竟是什么：“所谓生命悲剧意识是指政治本体化时代人们对政治本体的追询所产生的悲剧意识。”

自西汉中期以后，中国社会走向了政治化。“整个社会便无声无息地进入了政治化的时代，不仅士大夫，连普通百姓也不自觉地变成了‘政治的人’，从而建立了一个政治本体化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人正是通过对政治本体的认同来实现自身的价值的。”
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也主要讨论的是生命个体与政治本体的关系，表现生命与事功间的焦灼和痛苦。生命悲剧意识，就是在个体对政治本体的体认和追询中产生的。

正如前文所说，在生命悲剧意识之后就是价值悲剧意识。“所谓价值悲剧意识是对文化价值的追询而产生的悲剧意识。”
中唐之后，政治本体不断被消解，而文化本体开始建立起来，文人们逐渐不再追求外在的价值认同，而倾向于追求文化价值的契合。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也以表达价值悲剧意识为主。在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生命悲剧意识和价值悲剧意识展现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夙求。
但是笔者认为李贺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的诗歌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拥有独特的悲剧意识。李贺主要生活在中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远不及盛唐风致，但是文人对政治本体的乐感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对政治还抱着些许的期望，还没有堕入晚唐的无价值感中。因此李贺的诗歌中首先明显地表达了生命悲剧意识的内容，也就是中国悲剧意识的第一个阶段，其中包含了这一时代的诗人对于生命悲剧意识的基本思考和价值认同。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李贺体会到的生命悲剧意识与李白笔下的生命悲剧意识又有所不同，带着自身独特的气质。确切地说，李贺是中唐后期的诗人，他的诗歌也表现了这一时期审美风尚的嬗变：汉唐以来的对政治本体的乐感确实在逐渐消失，并突出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个体价值的探讨，加强了个人的因素。所以李贺诗歌中不仅表现了对政治本体的乐感，也表现出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追寻，体现出了从生命悲剧意识向价值悲剧意识过渡的趋势，从而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光芒。也正因为如此，李贺诗中的生命悲剧意识才成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
接下来，笔者将以李贺的诗歌为例，具体地分析生命悲剧意识的内容，剖析其中的多层次涵义，总结出李贺诗歌中生命悲剧意识的独特之处。
第三部分 ：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悲剧意识

李贺诗歌的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人间世界、鬼蜮世界和神仙世界。接下来笔者将对这三个层次一一进行分析阐述，讨论其中体现出的生命悲剧意识。
一、李贺诗中的人间世界
(一)、怀才不遇的政治悲剧

在李贺诗歌的三个层次里，他首先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人间世界。而这一部分主要体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愿望，以及他怀才不遇的政治悲剧意识。
1、李贺的出身及其报国理想
李贺，字长吉，河南昌谷（今河南宜阳）人，生于唐德宗贞元七年（790年），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据《旧唐书》记载，李贺系“宗室郑王之后”，是唐代的皇族。王礼锡在《李长吉评传》中断定李贺是唐郑孝王，世称大郑王李亮的后裔。而朱自清在《李贺年谱》里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推断。在《李贺诗解谜》一书中，推算出了李贺的皇族辈分：他若与唐代宗李豫同辈，则比宪宗李纯大三辈。无论关系亲疏远近，李贺都应该是唐代的贵族，只是到他这一代没落了而已，所谓“王孙”也仅仅是一个名号罢了。即便如此，李贺的皇族意识在他的思想中却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李贺在他的诗作中多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自居，在《酒罢张大彻索赠诗》中甚至称自己为“陇西长吉”，将李唐王室的发源地陇西作为自己的称号。在皇族意识的影响下，李贺成长为一个抱负远大的青年，他对唐王朝怀着特殊的好感和亲近，他的诗作中也多次出现了建功立业和报效朝廷的主题，彰显了一种意气风发的献身精神。
对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其不朽的追求在于“立功、立德、立言”，人生价值的实现与三“立”紧密相关。而其中最具诱惑力的，也最容易实现的便是“立功”。因此，众多文人将博取功名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价值追求。唐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废除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立了科举制，为天下的读书人开辟了一条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而李贺生活的中唐时代，虽然没有了盛唐时期泱泱大国的风致，没有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但也不像晚唐时期那样完全地堕入末世的繁华，醉生梦死。因此，此时的知识分子仍然是热衷于功名的。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李贺即使是一个苦吟成癖的古怪诗人，也同样希望自己能够依靠科举扬名天下。

唐人张固的《幽闲鼓吹》记录了这么一段故事：“李贺以诗歌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士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而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令邀之。”
这首让韩愈大为赞赏，甚至“援带而邀”的诗作，确实是李贺政治抱负的极好体现；而将其作为“行卷”诗轴之首篇，想必也是李贺最为得意之作了。兹录于下：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雁门太守行》

“雁门太守行”是乐府古题，乃《相和歌·瑟调》三十八曲之一，内容也多描写征伐之事。李贺援用古题，描写的是唐王朝的一次御敌出征。诗歌首句描写了如黑云一般的敌军从天边涌来，在广袤的天空下，这座孤城显得越发渺小脆弱，似乎是要被这黑云摧毁，营造了一种敌军压境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第二句转换角度写了我朝将士的风姿：甲光向日金鳞开。金属的铠甲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像金鳞一样片片张开，暗示将士们已经整装待发，决定与敌人进行一场激战。接下来的两句写战争的场面，李贺巧妙地从听觉和视觉上写出了战争中的激昂和战后血染大地的悲壮，进一步强调了本诗的基调。第五六句写战士们进行奇袭的军事行动。而最撼动人心的则是这句“半卷红旗临易水”。提起“易水”，人们总会想起荆轲刺秦王时的“易水送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战士们为何会有如此慷慨激昂之情？答案就在诗歌的最后两句：“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黄金台，相传乃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燕昭王曾经在台上置千金，表示自己不惜高价招揽人才。而诗中的“黄金台上意”则是指王朝统治者的知遇之恩。自然，这里的君也就是指唐朝统治者。战士们愿意手持玉龙宝剑，血洒疆场以报答“君”的赏识。这首诗不仅仅是写了大唐王朝的军士们，更是李贺吐露心声之作：为感怀知遇，即使是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这里鲜明地体现了李贺作为王室后裔的报国精神。
李贺其实是生活在唐朝藩镇割据的年代，在朝廷的不被重用往往会让很多文人的忠君之心动摇，投奔藩王以求荣华。但李贺认为自己是唐宗室子孙，不应该行此悖逆之事，因此他拒绝了藩镇罗致，并多次在诗歌中表明心迹。例如《公无出门》：“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唁唁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帝遣乘轩灾自灭，玉星点剑黄金轭。我虽跨马不得还，历阳湖波大如山。毒虬相视振金环，狻猊猰貐吐嚵涎。鲍焦一世披草眠，颜回二九鬓毛斑。颜回非血衰，鲍焦不违天。天畏遭衔啮，所以致之然。分明犹惧公不信，公看呵壁书问天！”在诗中，李贺将自己比作忠于楚王的屈原，屈原宁肯自沉湘水也不愿投奔他国，而李贺宁肯过着穷窘山林的生活，也不愿背弃朝廷。
当然，此时的李贺对自己的功名前途也充满了自信。他在《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一》中说到：“箨落长竿削玉开，君看母笋是龙材。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母笋”本有惊人之才，如今虽然还小，但隔夜再看，必定会抽拔千尺，成有用之材。姚文燮曾点评：“此贺借竹以自负也。玉竹削立，本是龙种，倘一宵变化，自出尘滓于青冥之上矣。”

在建功立业上，李贺似乎更倾向于投笔从戎，建立军功的方式。例如《南园十三首·其五》：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南园十三首·其五》

在年轻奋发的李贺看来，人生要驰骋在疆场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他毫不吝惜地将笔墨用于描写战场和边关。“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弓。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马诗二十三首·其五》）即使在描写马的组诗中，李贺也不忘表达自己的期望。在这一阶段，李贺的生死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儒家的生死观，他期望自己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还在他心中占着主导地位。此时的李贺并不害怕死亡，他渴望着英雄般的“牺牲”，渴望抛头颅洒热血的军旅生活，并以最大的热情歌颂了视死如归的战士们。
2、仕途偃蹇的苦闷与激奋
李贺年少时诗名远播，常常与朋友谈论诗文；其才能又受到了韩愈和皇甫湜的赏识，进阶之途本该一帆风顺，但他的仕途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

李贺元和四年（809）通过了河南府试，并于同年十月到当时的京城长安应进士举。然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李贺打击很大。由于李贺诗名出众，有些应试者便称李贺的父亲李晋肃的名讳“晋”与“进士”的“进”字同音，按照惯例李贺应避讳，不能参加考试。虽然有大文学家韩愈为其作《讳辩》一文，亦未能扭转乾坤。李贺的科举之途因为这个荒唐的理由被堵死了。无奈之中，李贺只好怀着落寞的心情离开了长安。
“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入乡试万里，无印自堪悲。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出城》）李贺写自己如同一只被丸弹伤害的小鸟一样，被他人别有用心地中伤，如今应试归乡本应是人之所乐，但由于自己功名未成，心中无限凄凉。想到回家后自己的妻子强颜欢笑来安慰自己，暗地里却因为自己的不得志而泪眼婆娑，心里更是惆怅悲凉。
在故乡昌谷过了一段郁郁寡欢的日子，李贺于元和六年（811）重入长安，荫封奉礼郎。奉礼郎是从九品的小官，只是负责朝会、祭祀的礼仪，这样的官职对于心高气傲的李贺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得意的。李贺在《赠陈商》一诗中说奉礼郎是“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官职，是十分低下、甚至要看宦官脸色行事的工作。抑郁填胸，李贺终于在元和八年（813）辞去奉礼郎一职，拖着病体沮丧地回到昌谷老家。怀才不遇的悲哀时刻折磨着李贺，三年无聊乏味的仕途生活让他敏感早熟的心灵过早地“枯朽”了。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

人生有穷拙，日暮聊饮酒。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

——《赠陈商》

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

——《开愁歌》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历史作品都是创作者“发愤之所为作也”，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李贺这满腹的苦闷也如同滔滔的江水流泻而下，充满了他对仕途失望的凄凉情绪。李贺愁伤的程度，远远不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应当承受的；他应该是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却因为秋风的寒冷而过早地凋零了，老去的心灵就如同被风霜摧败的兰花。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李贺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把功名作为最大的人生价值来实现，他生活的年代距离所谓的“政治的人”的盛唐时代并不远，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对政治本体的乐感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即使李贺心中苦闷却并不消沉，对仕途失望却从来没有怀疑过政治的力量。在他的许多诗作中反而表现出了仕途蹭蹬时激发出的雄心斗志，以及他不甘于沉沦下僚的傲骨。试看《致酒行》一诗：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鸣呃。

——《致酒行》

这首诗据考证是李贺落第之后在长安里所作。诗歌通过劝酒的方式，从饮宴主人和客人的对话中，表达出了李贺科举失利的苦闷，以及不甘就此沉沦的思想。前四句诗是李贺自叙境况：在长安落第之后，自己就如同一片枯叶零落纷飞，无处栖身，唯有一樽清酒尚可解忧；同主人的宴饮让自己暂时忘记了飘零生活的困顿，然而仕途的失意岂是能够释怀的？自己就像那汉朝西游困窘的主父偃一样，家人在故乡翘首以盼，自己却仍旧困厄长安。接下来的四句是酒宴主人的劝慰之辞，讲到了唐太宗时马周的典故：传闻马周在新丰的时候也没有人赏识他，甚至如同盘古未曾开天辟地、人还没有出现一样，根本没有人认识他，旅店的老板也能怠慢他；而他的困厄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替人捉刀代笔而被太宗赏识，得到了重用。饮宴主人是想借马周的故事来安慰李贺，虽然现在仕途偃蹇，但终有一天会被朝廷赏识的。最后四句是李贺的回答：自己因为仕途失意而过度伤心，灵魂迷失了归途而与身体相分离，如今听到了主人一席话才茅塞顿开；雄鸡一叫天就要亮了，年轻人不应当沉迷于过去的失落，而应该有远大的志向，要有“拏云”的勇气，才能够有光明的前程；谁又会去怜悯那些整天自怨自艾、自悲自叹的人呢！
李贺这种困厄中的激奋也表现在《浩歌》一诗的结尾处：“羞见秋眉换新绿，二十男儿那刺促。”李贺虽然困顿悲伤，但心中的奋发之情、浩然之气仍旧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贺对政治功名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他本能地渴望着建功立业、功成名就，渴望参与国家政治一展才华；但是仕途偃蹇、怀才不遇又让他无比苦闷忧愁，对现实发出不平的控诉；然而深藏在他心底对政治本体的认同，又让他对社会现实“恨”不起来，尽管政治“辜负”了他，国家“辜负”了他，君王“辜负”了他，他仍旧矢志不渝，希望自己重新振作，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被起用。因此，李贺就在同政治和功名的纠缠中反复经历着悲剧，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深沉的政治悲剧意识：心怀政治又被政治抛弃，被政治抛弃却又从来没有对其失望——李贺只是在自己痛苦的心灵里孤独地啃啮着寂寞的灵魂。
3、怀才不遇的原因分析
对于李贺怀才不遇的原因，历来有很多研究者都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笔者现将其中的重要因素先做一总结归纳。
首先，李贺的怀才不遇与他个人性格相关。一方面他是不愿同流合污，在波诡云谲的宦海中保持着自己的傲骨傲气，他不受约束的诗人气质决定了他的仕途悲剧。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自幼受到母亲的溺爱，李贺也不善与人沟通，亲和力和感情的自控力也较差，导致了他不喜群处，傲慢自负的性格；因此在官场上他也不会阿谀奉承，不懂圆滑世故。
其次，李贺确实有出众的文学才能，但是我们从他的诗歌中并没有发现太多他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李贺是一个胸怀天下的诗人，但我们不能说服自己单凭几句太平世界的空想，就断定李贺是一个政治家。或许，李贺能够成功地做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但并不适合做一名官吏。
再次，就如前文所述，李贺天生地对唐王朝具有政治认同感，他不愿意投奔各地藩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识让李贺的仕途之路变成了一座独木桥，如果唐王朝不愿意起用他，那么等待他的只有政治上的失意和怀才不遇。

最后，李贺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朝社会，民生凋敝疾苦，社会混乱黑暗。唐王朝此时正经历着藩镇割据的动乱，朝廷内部也是宦官擅权，给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危机。统治集团的腐朽日益暴露，官宦间的倾轧也日趋严重。在仕途上，大官僚集团把持着取士的权力，贫病交加的李贺也没有机会跻身进去；而动荡的时代也不能为李贺的求仕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加之李贺只是一介书生，更不可能在乱世中靠武功赚得功名。

然李贺对最后一点的关注，就不仅仅是抒发自身怀才不遇的牢骚了。

（二）、李贺的治世理想与盛世不再的历史悲剧
如果说李贺感叹自己的怀才不遇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那么他诗中描写的民生疾苦就是他对群体生命、对历史社会的关注。李贺诗歌中有很多都描写了中唐时期的社会黑暗。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

夜雨冈头食蓁子，杜鹃口血老夫泪。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

斜山拜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

——《老夫采玉歌》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以古代采玉工人为主题的现实主义诗篇。诗作中塑造了一个采玉为生的“老夫”形象。诗歌前两句写了采玉的目的：采出了上好的碧玉，只是为了造成步摇，来满足统治者奢侈的生活需求。三四句写老夫为了温饱不得不进行采玉的工作，然而由于采玉的人很多，把清白的溪水都搅得浑浊了，就连居住在溪水中的龙都因此而发愁。五六句写了老夫采玉过程中的生活情况：即使是下了大雨仍旧不能归家，饥寒交迫时只能躲在山上以榛子充饥；听见杜鹃啼鸣声声，老夫想起自己辛苦的生活不禁老泪纵横。接下来四句写了采玉的情景。在遍山的风雨中，采玉人选择一面斜坡，将自己身上的绳索系在崖边的柏树上，然后顺着绳子下到溪水中。正因为采玉的工作如此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葬身溪水中，所以诗人才说“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蓝溪不喜欢生人，却喜欢死人，此处暗指许多采玉人溺死水中；而死去的人即使死后一千年都憎恨淹没他们的溪水，其实是曲指憎恨迫使他们采玉的人。最后两句是老父的心理描写，老夫看见山崖上生长的悬肠草，想起还在家中的“娇婴”无人照看，心中凄苦万分。读着这首诗，我们不禁联想到孔夫子“苛政猛于虎”的典故，不禁想起柳宗元那篇古文《捕蛇者说》。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比洪水猛兽更加可怕，李贺的《老夫采玉歌》就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骄奢淫逸的统治阶级，寄托了对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

面对这样动荡黑暗的时代，李贺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命途多舛、怀才不遇归结于社会的原因。恰逢乱世，无法施展才华；社会黑暗，无进身之阶。因此李贺常常回忆起历史上的盛世治世，在心中也勾画了一幅盛世蓝图。

朱城报春更漏转，光风催兰吹小殿。草细堪梳，柳长如线。卷衣秦帝，
扫粉赵燕。日含画幕，蜂上罗荐。平阳花坞，河阳花县。越妇拄机，
吴蚕作茧。菱汀系带，荷塘倚扇。江南有情，江北无限。
——《春昼》

这首诗描绘了从上层社会到平民阶层各得其乐的生活图景，是一幅诗人理想中的“劫灰飞尽古今平”的太平世界。
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让李贺从怨愤个人仕途的不顺、治世的理想化为梦幻泡影，向感叹盛世不再的历史审视中沉入。李贺向往着开明盛世，然而这样的时代随着盛唐的硝烟一去不返，他只能够在独自对历史的凭吊里黯然神伤。其中最为著名者莫过于《金铜仙人辞汉歌》和《秦王饮酒》二首。
茂陵牛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金铜仙人辞汉歌》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此诗是李贺的讽谏诗，诗中的汉武帝刘彻和魏明帝曹叡实指唐宪宗皇帝，诗的主旨在于讽刺唐宪宗大建宫室和迷信仙道。这种解释是比较正确的，但笔者认为，李贺这首诗最为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其中体现出了对盛世不再的深沉慨叹。
汉武帝统治下的帝国是汉朝的全盛时期，然而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曾经金碧辉煌的宫殿也化作了废墟，遍生青苔，曾经被汉武帝用来承接仙露的金铜仙人，也被魏官移去了许都。那金铜仙人在离开汉宫时，想起了汉武帝对自己的深厚感情，不由堕泪，那泪水竟如同熔化的铅水！秋风吹着兰花，似乎是在为金铜仙人送别，老天如果有感情也会因此而哭泣至死。在荒凉凄清的月光里，金铜仙人带着汉朝的全部光辉独自上路，那遥远的辉煌和回忆，就像渐行渐远的渭河波涛声，永远地逝去了。
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龙头泻酒邀酒星，

金槽琵琶夜枨枨。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银云栉栉瑶殿明，宫门掌事报一更。

花楼玉凤声娇狞，海绡红文香浅清，黄娥跌舞千年觥。仙人烛树蜡烟轻，青琴醉眼泪泓泓。
——《秦王饮酒》

这首诗中的秦王是讽刺唐德宗李适的。秦王统一六国，功业极大，但是也是一个暴虐的君王，他的残暴导致了强大的秦帝国的灭亡。而唐德宗的纵情享乐堪比秦王，这似乎是在警示统治者不要重蹈覆辙。“黄娥跌舞千年觥”，千年之觥何其古老何其名贵，但是使用之人将其跌落打碎了也不知珍惜。那只千年觥就象征着盛世王朝，跌千年之觥、洒千年之酒，千年的场景千年重演——唐王朝必定会经历大秦帝国的所有苦难，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盛世也一去不返。
李贺诗歌不仅关注自身的命运，也关注群体的命运、历史的命运。他将自己的命运多舛和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结合起来，将自己的怀才不遇和盛世不再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一部分的诗歌不止停留在刻画现实和枉自嗟叹的层面上，而是进入了历史性的沉思。仕途偃蹇的政治悲剧意识，同盛世不复的历史悲剧意识，在这样的沉思中悄然融合。
二、李贺诗中的鬼蜮世界

在人间世界的失意与彷徨，让李贺逐渐将目光投向了超现实的鬼蜮世界。许多研究者认为，李贺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描写幽冥世界的“鬼诗”。这部分诗歌的主要特点在于，诗歌中弥漫着浓郁的死亡氛围，诗人用浓烈的色彩、浓密的意象，对死亡世界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塑造了一群“活生生”的鬼魂形象。诗歌的基调凄清诡秘，因此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到：“《神弦曲》所谓‘山魅食时人森寒’，正可喻长吉自作诗境。”
咏鬼诸什，让人毛骨悚然。
（一）、李贺诗中鬼蜮世界出现的原因

“未知生，焉知死。”中国古代的诗人很少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鬼魂的描写上，而李贺笔下却出现了如此阴森的鬼蜮世界，这是什么缘故呢？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再次回到李贺的生平中去。笔者认为，其中原因首先在于他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据史料记载，李贺自小体弱多病，身体孱弱，甚至他辞官归家也与身体多疾有关。从他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例如《昌谷读书示巴童》中的“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南园》诗云“泻酒木栏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感讽五首·其二》中说自己“我待迁双缓，遗我星星发”，《仁和里杂叙皇甫提》云“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咏怀二首·其二》中的“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崇义里滞雨》的“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多病和早衰折磨着生活惨淡的李贺，服药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将这些生活场景入诗，可见病魔在诗人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然而人生的不称意，仕途的无望又给李贺本就羸弱的身体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多愁多病身，反而又有一颗最为敏感的心灵。在与疾病的抗争中，李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死亡的临近让他恐惧惊慌。因此李贺在病痛的时候才会如此畏惧死亡。人死为鬼，李贺笔下的鬼蜮世界，是他心灵的投影，是一个凄清、诡秘、黑暗、恐怖的世界。
其次，鬼蜮世界又是现实社会的“镜面折射”：人既然不能摆脱一死，那么逃脱了死亡的鬼魂世界又如何呢？李贺告诉我们的是，鬼蜮世界也同人间世界一样黑暗恐怖。

《神弦曲》中就描绘了一幅凄凉乱舞的群鬼图：“西山日没东山昏，旋风吹马马踏云。画弦素管声浅繁，花裙綷蔡步秋晨。桂叶刷风桂坠子，青狸哭血寒狐死。古壁彩虬金贴尾，雨工骑入秋潭水。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再如《神弦》：“海神山鬼来座中，纸钱窸窣鸣颴风……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从诗人光怪陆离、错落纷繁，又阴森恐怖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冷酷凄惨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不仅存在于人间，也存在于鬼蜮。因此说，李贺用怪诞的笔墨勾画出一幅阴寒的鬼蜮世界图景，实际是现实世界的投影，是李贺对人间世界的控诉和否定。 
（二）、“鬼诗”的精神内涵

1、怀才不遇的喟叹——“鬼诗”的内涵之一

我们先来看李贺最著名的鬼诗《秋来》，诗人在秋风冷雨中独坐书斋，借着一盏残灯自编诗集，心情无比凄苦：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

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秋来》

秋风至，梧桐树叶凋零纷飞，连壮士看到也会愁苦，何况是多愁多病的诗人呢？所以诗人说自己感到“心惊”。面对着明灭的灯火，听着纺织娘的鸣叫，顿觉寒气逼人，心中更加不安。接下来的两句极为辛酸：自己辛辛苦苦、呕心沥血编成的诗作，又有谁会欣赏呢？只有让它被虫子蠹成一堆竹粉，而无法流芳后世。五六句写诗人既然不能在现实中找到慰藉，那么只有在鬼魂里寻求知音。“思牵今夜肠应直”写尽了诗人的伤心，在这凄风冷雨的夜晚，只有让我的灵魂来吊慰自己受伤的躯体。恍恍惚惚之中，诗人似乎听到坟冢之中的鬼魂在低吟着鲍照的诗歌，他们遗恨的血化作碧玉，千年不灭。这首诗真是诗人的孤愤之作。正如姚文燮在《昌谷集注》中所说：“衰梧飒飒，促织鸣空。壮士感时，能无激烈！乃世之浮华干禄者滥致青紫。即缃帙满架，仅能饱蠹。安知苦吟之士，文思精细，肠为之直？凄风苦雨，感吊悲歌。因思古来才人怀才不遇，抱恨泉壤，土中碧血，千载难消，此悲秋所由来也！”

李贺笔下的鬼魂形象以苏小小最为著名。苏小小是南齐时钱塘名歌妓，古乐府《苏小小歌》唱到：“我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李绅在《真娘墓诗序》中也提到了关于苏小小墓的传说：“吴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于吴武丘寺前。吴中少年从其志也，墓多花草，以满其上。嘉兴县前亦有吴妓人苏小小墓，风雨之夕，或闻其上有歌吹之音。”这些都是李贺创作本诗的基础。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

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苏小小墓》

幽茔寂圹中的兰花还带着晶莹的露珠，好像苏小小流着泪的眼睛。这一“啼”字，既写出了她沦落风尘的无奈凄苦，又道尽了她追求幸福而不得的悲愤。如今没有人能够为她在裙上系同心结，那如同穗子的灯花又哪里忍心去剪掉呢！墓边的绿草如茵，松阴似盖，那微风就是她飘逸的裙裳，垂露如同她叮咚的环佩。她乘坐着昔日的油壁车，尽管已经是夕阳西下了，还是苦苦等待着她的心上人。翠烛火冷，徒放光彩，心爱的郎君并没有到来，只有西陵下的风雨依旧。这首诗以幽冷奇崛著称，诗中的苏小小纯情美丽，即使身化为鬼魂也要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然而最终不免失望的结局，是一场空。正如张燕瑾先生所说，李贺诗中的鬼魂只是一种形式，它反映了人世的内容，它所表现的也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因此，李贺赋予鬼的形象以特殊的含义，他在这些鬼魂的形象里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感想。而这个多情的苏小小，是李贺自己的化身；苏小小的感情无所寄托，正如李贺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到重用一样。他在苏小小这个女鬼形象中寄托了人生际遇的无限哀思。李贺对苏小小的凭吊，其实就是在祭奠自己已经破灭的入世理想，在悲悯鬼魂中感怀自己的身世遭遇，慨叹现实的不公与绝望。
因此，李贺“鬼诗”的内涵之一便是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与焦灼。诗人企图在鬼蜮世界中找到伯乐和知音，希望在这凄苦的死亡境界中得到尘世中得不到的功名和慰藉。但是，和现实世界中一样，他在鬼魂世界里同样难以功成名就，他个人的遭遇在幽冥世界中同样延续；因为鬼蜮世界同人间世界一样冷酷黑暗。
2、生与死的沉思——“鬼诗”的内涵之二
李贺营造的鬼蜮世界是阴森恐怖的，与前一阶段诗歌相比，此时的李贺面临着死亡的巨大压力，他的生死观也从儒家的“视死如归”、“勇于牺牲”，转变成了“忧病畏死”。李贺的畏死心理并非是懦弱的表现，而是他开始重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
潘彦辅《养一斋诗话》中说李贺好作鬼语，是寿夭的征兆；其实不然，正因为李贺夭寿，所以他才会写出如此多的“鬼诗”。李贺自小体弱多病，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因此他对死亡是异常敏感的。同时他又不像别的诗人，对死亡的恐怖感受避之不及，而是运用自己的天赋和感受力，对死亡世界进行了一番神奇的游历。
其次，中唐时期整个社会心理的改变也促使李贺开始思考生与死这个命题。对政治本体的乐感在盛唐之后逐渐消失了，随着中唐的到来，传统文人对政治本体的认同在不断被消解，并且对感性生命或内心情绪的刻画和抒发逐渐占据了文人们更多的视野。向外的价值认同之路已经被阻断，他们只能向内追求价值认同，因此诗歌的风格渐渐向内收缩，心绪情感体验成为了诗人们描写的主要对象。李贺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并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对死亡的体验中去。

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低迷黄昏径，
袅袅青栎道。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 幽圹萤扰扰。
——《感讽五首·其三》

南山之中何其可悲啊，这是诗歌开篇的感叹。为何可悲？因为那坟茔座座，墓地中的鬼火像雨一样洒满了天地间，婉言死亡的人很多。死亡每时每刻都会降临在人间，譬如在这秋风萧瑟的夜晚，长安城中又会有多少人在凄风中死去。那磷火低迷飘摇，袅袅飞扬，在黄昏后的小径上隐隐约约，在排列着黑色栎树的道路间明明灭灭，如此凄寒恐怖。月正当空，照着漆黑的树木，树影与树身合为一体；墓地的鬼火、漆灯，还有惨白的月光，把这南山照得如同拂晓。坟茔间闪烁着漆火，又有新死人被埋进墓穴；鬼火扰扰，让幽暗的墓地也显得拥挤不堪，磷火飘飘，迎接新来的鬼魂。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让人胆寒战栗的鬼蜮世界，因此颇受到后世的批评。但笔者认为，这首诗恰恰表明了李贺对于“死亡”的态度。死亡时时刻刻可能来到身边，每分每秒都有人变作新鬼，所以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唯一不同的是对待死亡的态度以及选择死亡的方法。李贺清醒地认识到了死亡的必然，而李贺笔下的死亡意象是恐怖阴森的，也说明了李贺畏惧死亡的心理。但他的畏惧死亡，并非是畏惧死亡本身，而是畏惧死后壮志难酬、畏惧自己怀才不遇而遗恨九泉，所以他才会说“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死亡是个体有限生命的结束，而诗人对“死亡”的态度，往往关系到他对“生”的态度，这里面表现出了双重的否定：李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得意的，于是他走向了鬼蜮世界，他笔下的鬼蜮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他对死亡的描写是对痛苦的生的控诉；但是他发现鬼蜮世界也是黑暗阴森的，与人间世界一样冷酷无情，所以他又否定了鬼蜮世界，也否定了比“生”更加痛苦的“死”。死亡不能令诗人摆脱痛苦，获得解脱，反而成为了“生”的预言，从而使人的“生”变得更加沉重。在诗人大量的死亡意境里，凸现出的是对“生”的热烈追求和留恋，是对生命本身的肯定和眷恋。
通过描写鬼蜮世界来否定死亡，是李贺鬼诗最宝贵的地方。因此，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贺通过鬼蜮世界的描写，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痛苦，否定了现世的“生”；但他畏惧幽冥世界的恐怖寂寥，又否定了死亡和鬼蜮世界。对死亡必然性的恐惧表达出了他对“生”的渴望：他在生与死的巨大矛盾中痛苦挣扎——“生”是痛苦的，然而“生”又是令人眷恋的。痛苦的“生”是现世的“生”；令人眷恋的“生”，是理想的“生”。对生与死的思考，使李贺的诗歌进入到了哲学的高度，使他的诗作从历史悲剧意识的沉思中渐渐进入到了对生命悲剧意识的吟咏。
（三）、“死亡”何以不能得解脱
有句俗话说，人死之后一了百了；也有人说，人死为鬼，在人世间的债孽在幽冥世界里会得到偿还。那么李贺为什么又在自己的诗歌中否定了鬼蜮世界呢？笔者认为这和当时道教文化宣扬的“生死”观念相关。“道教也并没有放弃对死亡的注意，为了使其主张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它也还是祭起了死亡这一法宝——认为生命如果不皈依道教，不但难获永生，死后还将坠入鬼蜮，遭受厉鬼的折磨……”
也就是说，在人间世界的苦难并不会因为肉体的消亡而消失，反而会因为堕入地狱变本加厉。或许是由于道教教义的影响，李贺笔下的鬼蜮世界如此阴森可怖，所以他才否定了在鬼蜮世界中寻求超脱这条路吧。那么，李贺又该向何处寻求解脱呢？
三、李贺诗中的神仙世界
李贺在创作中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人间世界，然而人间世界是不公平的、是黑暗的；于是李贺只有通过描绘阴森恐怖的鬼蜮世界，通过探索死亡的秘密来否定现实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李贺也否定了比生存更加痛苦的死亡，从而表现出了对生的眷恋。既然人世和鬼蜮都不能得到解脱，李贺自然而然地要把目光聚集到幻想中的神仙世界。
（一）、太平祥和的天国净土
人称李贺不仅是“鬼才”，更有“鬼仙”之才，他用神飞天外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太平永恒的天国世界，修建了一座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伊甸园。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缨。

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

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

——《天上谣》

在这首诗中，李贺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美好温馨的天国世界，他不惜笔墨细致地刻画了仙境生活图景：天河随着昼夜更替而转动，行云像流水一样发出了潺潺的流淌之声，星辰也随着天河波涛起伏漂动。月宫中的桂树花开不败，仙女们采摘着香花制成香囊，挂在裙裾上。天刚刚拂晓，仙子弄玉就卷起了北窗的竹帘，而那只带着她和萧史飞升的青凤正站在青桐上，依然那么娇小。王子乔一边自在地吹着笙管，一边呼唤神龙耕犁云烟种植仙草。那些身穿粉霞衣衫藕丝裙，系着红绶带的仙女们，正漫步在青洲上采撷兰花，悠闲自得。
再如《上云乐》一首：“飞香走红满天春，花龙盘盘上紫云。三千宫女列金屋，五十弦瑟海上闻。天江碎碎银沙路，嬴女机中断烟素。缝舞衣，八月一日君前舞。”研究者多认为此诗意在讽刺现实君王的纵情声色、骄奢淫逸，但笔者认为，若将此诗看作李贺的“神仙诗”，那么诗人无疑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春意融融、充满生机活力的景色。如果这首诗略显牵强，那么我们再看这一首：
弹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鸾尾，夜扫南山云。

鹿饮寒涧下，鱼归清海滨。当时汉武帝，书报桃花春。

——《仙人》

抛开本诗是否揭露假隐士和讽刺皇帝的求仙迷信不谈，李贺刻画出了仙人在天国中的生存状态：他悠闲自得，每日坐在石壁边弹琴，他手持白鸾尾做的拂尘，四处赏游，多么闲淡舒适的生活！
这个世界没有人间世界的苦难，也没有鬼蜮世界的恐怖，而是充满了祥和安宁的气氛，充满了勃勃生机。正如陈贻焮先生在《唐诗论丛》中所说的，李贺的天国世界“没有丑恶没有哀伤，有的只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永远年轻的仙女们，他们不仅有友谊、爱情，也有劳动……”

（二）、李贺诗中神仙世界出现的原因
1、唐王朝时期道教的兴盛

道教产生于1800多年前，并在唐朝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唐朝初期的统治者往往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对道教极力推崇。唐高祖李渊曾亲率文武百官到楼观台拜谒老君祠，并且将太上老君当作其远祖，不仅仅为李唐王室寻找到了尊贵的亲缘关系，而且实际上提高了道教的地位。到唐玄宗时期，道教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唐玄宗追封老子为“大圣主玄元皇帝”，并在各州建立玄元皇帝庙，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道教发展的措施。到中唐时期，诸代皇帝依然十分崇尚道教，但他们多数是对道教神仙方术的迷信，对道教产生了由衷的宗教信仰。据统计，唐代道教兴盛时期共有道观一千六百多座，规模也都非常宏大。在这种充满道教意识的时代氛围中，李贺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据史料记载，李贺的家乡就是一个道教活动频繁的地方，他从小也就收到道教文化的浸染。在他任职奉礼郎期间，也亲眼目睹了许多道教的斋醮仪式，组织了各种祭祀活动。所以，道教中的生死观念和神仙体系都对李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道教神仙世界的出现也是合情合理的。他的笔下出现了许多纯洁美好的仙女形象，也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天国世界。
2、李贺生死观的转变

正如前文所说，怀有雄心壮志的李贺能够直面死亡，多愁多病的李贺畏惧死亡，而对神仙世界存有幻想的李贺却是渴望死亡的。他企图通过死亡进入神仙世界，从而获得超脱。所以李贺对“生”的眷恋导致他祈求生命永存，但他对人间世界和鬼蜮世界的否定，导致他只能将期望寄托于神仙世界。李贺笔下神仙世界，是他为生命和灵魂寻求的栖息之所，是他对理想生命家园的探索。在此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李贺生前体弱多病，而他的神仙诗中多次出现了“瑶草”的意象。瑶草即灵芝草，能够治病延年，在道家的说法中，食灵芝草即可成仙。或许李贺是因为疾病缠身才会臆想神仙世界的灵丹妙药来解救自己吧。换言之，只有神仙世界的存在，此能为他的身体和精神的存活注入力量，才能带给他“生”的信心和勇气。
3、神仙世界的时间维度

神仙世界与尘世和鬼蜮有着不同的时间维度。中国民间有种说法，天上一日便是凡间一年，因此神仙世界的时间节奏是缓慢悠长的；与尘世相比，天国带着一种无止境的意味。尘世的一切，无论是所谓功名，还是所谓历史，在神仙世界里都失去了衡量的价值。人不过是沧海一粟，具体的历史不过是时空之一瞬。在天国世界中，李贺不必再考虑所谓的事功与生命的矛盾，不必感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命途多舛，不必悲秋伤春，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享受时间和生命。因而作为一个重视生命的诗人，李贺的诗中出现神仙世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例如《梦天》一诗：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压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梦天》

诗歌的前四句写了诗人梦游月宫的景色：月亮古老，月宫清寒，这幽冷的夜色仿佛是寒蟾和玉兔的哭泣而成的。晨光将天宫的墙壁照得雪白，好似云楼半开。那一轮明月在天空中转动，玉轮碾露而湿；诗人在桂花飘香的小路上，遇到了身系鸾佩的仙子。接下来的四句是诗人从月宫俯视人间的情景：千年的沧海桑田如同走马一般，远望那人间世界不过是九点烟尘，而大海也不过是从杯中倾泻而下的水罢了。通过奇特的比喻和夸张，诗人将神仙世界和人间世界做了对比，寄予了世事变幻不定的感慨；从神仙世界的永恒宁静中凸现出了追求人间事功的“无价值”性。
（三）、神仙世界中的哲思：
“安史之乱”后，中唐社会出现了生命无常的思潮，李贺的创作也受到其影响；同时，病魔的纠缠和死神的威胁，也让李贺迫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短暂。在他对个体生命归宿的探索中，李贺思考着生命的有限与无限这对永恒的矛盾。
1、个体生命的有限性：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自古以来对人生短暂的吟咏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李贺作为重视生命意义的诗人自然也不例外，在他绮丽的诗意中，勾勒出的是生命短暂的巨大悲哀。
垂杨叶老莺哺儿，残丝欲断黄蜂归。绿鬓少年金钗客，缥粉湖中沉琥珀。

花台欲暮春辞去，落花起作回风舞。榆英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

——《残丝曲》

这首诗看似在感伤春天的远去，究其深层含义仍旧是在感叹生命的短暂。正如姚文燮所说的那样：“叶老莺雏，丝残蜂伴，言春光倏迈也。绿衣翠袖，玉罍红醪，虽不必效丽娟之舞，而庭树几翻落矣。城隅榆荚，如沈充小钱之多。曾沉湎酣宴之人，亦知好景之易逝否？”
诗人在暮春的残丝中体会到了人生的短暂。中国诗人感叹人生无常、生命短暂，往往不直接写人的生理感受，而是从伤春悲秋中体现出来。伤春的离去，悲秋之萧索，其中往往包含了深沉的生命意识。
再如《嘲少年》一诗的最后几句：“少年安得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荣枯递转急如箭，天公岂肯于公偏！莫道韶华镇长在，发白面皱专相待。”诗歌里极力描写了贵族少年奢侈的生活和意气风发的境况，但是所有的一切都被最后六句否定了：在无情的时光之下，沧海都变为桑田，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哪里能够青春永驻呢！
落魂三月罢，寻花去东家。谁作送春曲，洛岸悲铜驼。桥南多马客，北山饶古人。

客饮杯中酒，驼悲千万春。生也莫徒劳，风吹盘上烛。厌见桃花笑，铜驼夜来哭。

——《铜驼悲》

陆机的《洛阳记》中记载，洛阳铜驼街上有汉代的两只铜驼，那时候害友“金马门外聚

群贤，铜驼陌上集少年”的说法，可见此地人物风华之盛。而诗人意在“悲铜驼”，实际上就是在“悲少年”，悲少年的年华易逝，悲人生的韶华短暂。
2、具体历史的有限性：
不仅是个人的生命，李贺认为具体的历史也是短暂易逝的，在永恒的时空中不过是“更变千年如走马”。
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

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

——《古悠悠行》

王琦在注释此诗时道：“昼夜循环，无穷有尽。以千岁之久，而达人观之，一如风飘之疾速。海沙之细，经历多年长大成石；秦王造桥之处，又见鱼群吹沫其间。沧海桑田，洵有之矣。汉武所立铜柱，原以为长生之计。今年元代更，铜柱亦销灭不存……”
这首诗中所有的意象都与有限与无限的命题相关：白日西沉，明月东升，昼夜交替不可逆转。古今的尽头又在何处？千年的如梦繁华，像尘烟一样随风飘散。沉重的历史感被这一句“随风飘”彻底消解。细沙变成了石头，曾经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所造的秦桥，也早已不在，只有鱼群游乐期间。当年汉武帝为求甘露所立的铜柱，随着年华的逝去也荡然无存了。以秦始皇和汉武帝为例，李贺感叹着强盛的秦帝国和大汉王朝在永恒的“今古”中，也不过是一颗沙沫。
再如《相劝酒》一诗：“羲和骋六辔，昼夕不曾闲。弹乌崦嵫竹，抶马蟠桃鞭。蓐收既断翠柳，青帝又造红兰。尧舜至今万万岁，数事将为倾盖间。青钱白璧买无端，丈夫快意方为饮。臛蠵胹熊何足云，会须钟饮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官愔愔，横波好送雕题金。人之得意且如此，何用强知元化心。相劝酒，终无辍。伏愿陛下鸿名终不歇，子孙绵如石上葛。东洛长安车骈骈，中有梁冀故宅，石崇故园。”这首诗看似一首祝酒诗，以劝人及时行乐为主题；但其中最深沉的是诗人对历史的看法。即使是远古的明君尧舜，他们为后人世代景仰，在羲和诸神那里也不过是过眼烟云，一瞬即逝，终究只留下一抔黄土。那繁华的长安城里车水马龙，却再也看不到梁冀和石崇的身影，只有他们的故宅默默承受着世人的凭吊。
3、时光飞逝的无奈与恐惧
李贺感叹生命短暂，人生有限，在这背后其实是对时光飞逝、岁月匆匆的焦灼，他对时间的流逝感到恐惧。“时间是因对人生的限制转为我的时间而进入悲剧意识的，人在自然所限定的时间内完不成自我想要完成和应该完成的事，时间不停顿的流失对他来说就会感慨甚深。”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

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

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

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苦昼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贺的这首《苦昼短》可以说与孔老夫子的慨叹相应和。这是诗人在冥想与幻觉中，与飞逝而去的时光的对话。飞光啊飞光，我劝你饮一杯酒。我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只看到寒冷的月色、温暖的阳光，来来往往消磨着人的寿命。不管是穷人富人，还是神仙鬼怪，时间都不会因他而停止。接下来诗人运用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据说天东有一棵若木，树下有一只衔着烛火的神龙——前者应当是比喻太阳，而后者是指羲和驾日车的六龙——李贺企图斩龙足、食龙肉，这样六龙就不能够驾车了，那么时间也因此而停止，自然人间也就没有衰老的恐惧和死亡的痛苦了。
李贺的诗歌里常常用“羲和”、“太阳”之类的名称来指代时光，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广稚》云：“日御谓之羲和。”《初学记》中也记载：“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相劝酒》一诗的开篇“羲和骋六辔，昼夕不曾闲”二句，李贺也是借羲和的典故来表现生命在时光流逝中所遭受的苦难和煎熬。再如《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闰月》一诗中则认为闰月时间是因为羲和放缓了驾车的速度，从而使太阳的运行变慢了：“王母移桃献天子，羲氏和氏迂龙辔。”
再如《淮南子》中也有后羿射日的故事：“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战胜天灾的决心和勇气，而且从另一方面表达了先民们对时光流逝的恐惧之情。所以李贺在《日出行》这首诗中道：“羿弯弓属矢，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讵教晨光夕昏！”后羿射日的典故表现了先民们企图征服时光流转、生命有限这一对永恒的矛盾。正是如此，李贺才会使用太阳、月亮的飞奔来暗示时光的飞逝，表现了人们在时光流逝面前的无能为力，和追而不得的痛苦。
所以钱钟书在论及李贺时，曾认为这部分诗歌是诗人“有感于日月逾迈，沧桑改换，而人事之代谢不与焉”而作，即所谓“世短意常多”，“人生无百岁，常怀千岁忧”。时间作为我自身的时间，不会因为人的追求而停顿不前；然而人本可以永无止境地追求，但这追求又因为自身时间的有限性而变得不可能。在时间的催逼下，一种深沉的生命悲剧意识便产生了。
4、生命不永的悲歌
前文讲到李贺厌弃了人间世界的苦难和鬼蜮世界的阴森，在同天国世界的比较中凸现了人间事功的无价值性，并进一步体会到了人生短暂、岁月流逝的冷酷现实，从而在人生短暂和时空永恒的对比中产生了巨大的悲剧感。李贺清醒地认识到人的死亡的必然性，又坚决地否定了幽冥世界的解脱之道，那么在李贺辛苦构建的神仙世界中，是否能够摆脱“月寒日暖，来煎人寿”的悲剧呢？神仙世界的时空维度能否为我们提供一条解脱的道路呢？
神仙世界是美好祥和的，同人间和鬼蜮世界相比，具有极为广阔的时空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仙世界就是永恒的，并不意味着神仙就不受宇宙统一规律的支配。李贺笔下的神仙世界仍旧是有“尽头”的，而逍遥的众神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归宿。
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汉城黄柳映新帘，柏林飞燕埋香骨。捶碎千年日长白，

孝武秦皇听不得。从君翠发芦花色，独共南山守中国。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缘。
——《官街鼓》

所谓官街鼓，是指长安城大街上的鼓声，用于报晓和戒夜，又称鼕鼕鼓。《马周传》中记载：“先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周遂奏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李贺借鼓点声来说明时间的流逝：日月交替，时光在咚咚的鼓声中匆匆而去；京城的枯枝不知经历了几多春秋，又长出了鹅黄色的新芽，柏林的陵墓里又不知埋葬了多少宫娥们的香魂。即便官街鼓被捶破无声，但时光依然飞逝，太阳依旧每日照耀人间；而秦皇汉武这样的伟人也不免长眠地下，听不见这咚咚的鼓声了。黑发落、白发生，这是自然的规律，人不可能寿比南山，只有这咚咚的鼓声和终南山，才能永远地护卫着皇城。最后二句是本诗的惊人之句：即使是天上的神仙也会有生有死，天上也举行了几次神仙的葬礼，只有漏滴之声长伴长随。在《浩歌》一诗中，李贺也感叹道：“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李贺为神仙吟诵了一曲生命的挽歌。时光的流逝，年华的老去，连神仙也无能为力，何况区区凡人呢？
道教一向标榜着“长命永生”的教义的，而且还宣扬通过服用“不死药”来飞升成仙，跳脱生死轮回，获得永生。然而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贺认为人、鬼、仙，无论哪种形态的生命都不可能长生不死，死亡是必然的；这是由于他对道教体系有着十分清醒的理性认知。李贺并不完全地否定道教，在他诗作中不仅出现了道教神仙体系，也常常直接描写他和道教人士的交往，例如《罗浮山人与葛篇》。但李贺又不完全迷信道教的神仙方术，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才出现了许多的劝讽之作，这些诗篇都是对唐朝统治者盲目崇拜道教的嘲讽。例如李贺常常会借历史上欲求长生的皇帝秦始皇和汉武帝为例，来达到自己的讽谏目的：“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所以李贺笔下的天国世界也不是永恒的世界，并不是人的精神的最终归宿，也不能够让人得到解脱。凡人生命短暂，鬼魂生命有限，而神仙依旧生命不永。
李贺的神仙世界无疑是美轮美奂的，但是即使是能够通天的神仙也不能摆脱死亡，无法获得永生。神仙世界并非最终的解脱之处，飞升成仙也非跳脱生死的途径。李贺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希望，又亲手将其打碎。在李贺的神仙世界中，壮志难酬、盛世不再的政治悲剧感和历史悲剧感消弭融合在生命不永、时光易逝的生命悲剧感中，形成了李贺诗歌中深沉凄迷的生命悲剧意识。至此，李贺诗歌的视角也实现了从个人事功，到历史浮沉，再到生死悲慨，最后到达了宇宙时空的境界的转换。
那么，在经历了生的痛苦、死的恐怖、仙的虚妄之后，从人间世界到鬼蜮世界，再到神仙世界——上穷碧落下黄泉，李贺最终想要寻找的究竟是什么，他想要揭示的究竟是什么？
四、李贺诗中“生命悲剧意识”的特点
现实生活中的怀才不遇，导致了李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现实世界的生老病死，迫使李贺将目光投向了幽冥世界，从而通过书写幽冥世界来否定现实世界。面对幽冥世界中的恐怖阴森，李贺又否定了进入幽冥世界的途径——死亡，从而表现了对“生”的渴望。但是由于李贺深刻地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和生命的短暂性，所以他对“生”表现出了强烈的眷恋；然而对生命永恒的追求而不得，时光又如白驹过隙般飞驰而过，这种剧烈的冲突又使他陷入了巨大深沉的悲哀之中。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生”。这种“理想的生”，首先是贤愚明辨的，能够让人们自由地施展才华，能够避免盛世的倾覆、历史悲剧的重演。其次，这种“理想的生”是永恒的，所以不必担心怀才不遇，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尽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也不必承受来自死亡的压迫，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韶华不再的痛苦，也没有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恐怖。这种“理想的生”，其实就是永恒的生命状态。对“永恒”的追求就是李贺诗歌中“生命悲剧意识”的核心。

所以李贺诗歌中的悲剧意识是以怀才不遇的内容为基础，以对“生与死”的思考和询问为途径，以追求生命永恒为终极目的的。所以，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悲剧意识是由怀才不遇的政治悲剧意识、盛世不再的历史悲剧意识，和时光易逝的自然悲剧意识、生命不永的生命悲剧意识整合而来的：“盛世不复，壮志不遂，时光不再，生命不永，这些因素，在李贺那里共同整合成生命的悲剧意识。”
从政治悲剧意识、历史悲剧意识，到自然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是一个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其阐述也是层层递进的。但是政治悲剧意识、历史悲剧意识和自然悲剧意识，又是融合贯穿于生命悲剧意识中的，所以在李贺的鬼诗和神仙诗中也有对政治、历史的慨叹。李贺诗歌中涵义复杂的生命悲剧意识，正是中唐时期文人心理和价值追求转变的结果。
第四部分：生命悲剧意识的消解

本文对生命悲剧意识的阐述还包含了另一条线索，即李贺生死观念的转变，这一观念直接影响到李贺诗歌中生命悲剧意识的构建。前文说到，当李贺作为政治的人时，他不畏惧死亡，渴望英雄般的牺牲从而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当他夙疾缠身时又害怕死亡，并通过对死亡的恐怖描写来否定死亡。当他试图构建一个天国梦想时，他又是渴望死亡的。其叙述视角经历了从人的视角到鬼魂视角，再到神仙视角的转变。中国悲剧意识的特点是在暴露困境的过程中弥合困境，李贺的诗歌也不例外。李贺在揭示生命悲剧意识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试图消解它,而李贺弥合困境的途径又使他的视角重新回到人的视角上来，一切都从现实秩序和现实生活出发，最终又回归到现实中去。
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大致可以列出几种：仙、自然、酒、梦。
中国的神仙世界是建立在道教的神仙体系之上的，神仙世界之所以成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在于它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超越性：超世的解脱和执世的悲剧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神仙作为消解因素，还需要对神仙体系的普遍社会信仰基础，以及创作主体个人对仙道的笃信追求。所以当他们在现实社会中不得意时，就希望能够有一个神仙世界来安放自己的灵魂和理想，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所谓的“游仙诗”。当然，李贺也有很多游仙诗，也描写了太平祥和的神仙世界，但是他自身对道教和仙道之术有着清醒地认识，所以神仙在李贺的笔下与凡人无异，并不能消解他的悲剧意识。
自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因此能够成为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之一。但是这需要一个前提，即是将自然同道教或禅宗相结合。只有经过了这种结合，才能够使自然获得一种超然性，才能够使自然高于人之生命。否则，仅仅是将山水作为自身的关照者，或者是将自然当作自己的知音和情感的寄托者，都不能够完全地消解悲剧意识。李贺也有不少描写自然风景的诗歌，例如描写故乡昌谷和塞外战场的诗句。但是，这些诗句并没有经过释老思想的浸染升华，而只是作为李贺情感的寄托者出现的。李贺将自身的苦闷移情于山水，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安慰，却始终不能得到释然。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从酒出现开始，就在文人墨客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酒能够消解悲剧意识，首先是酒醉带来的精神上的舒展，带来摆脱束缚的解放感。其次是酒醉代表着一种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人必须死作为一个惊叹号出现在人们的心中，死之悲作为最大的悲被突出出来，生之乐就特别值得追求，特别显得珍贵。在时光飘忽、人生苦短的死之悲的背景下，在对人生之乐的追求里，酒的位置一下子就重要起来。”
第三方面，酒醉能够“忘忧”，“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只有酒醉才能够忘记现实生活中的忧患，才能够忘记人生短暂的悲剧结果，才能够不在意时间的流逝，只有在醉酒中才能找到片刻的永恒。作为一个重视生命的诗人，李贺自然将“酒”也纳入到他的创作之中，成为了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试看李贺的这首《将进酒》。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屏绣幕围香风。

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将进酒》
诗歌的语言极其瑰丽，想像十分奇谲，色彩浓艳。开篇几句描写了宴饮的场面极尽奢华：琉璃钟里装满了琥珀般的美酒，颜色如珍珠红。锅中烹制着山珍海味，重重罗幕间弥漫着香味。还有伶人吹奏着龙笛、击打着鼍鼓，有美丽的女子吟唱着动人的小调，纤腰曼舞。然接下来的劝酒辞却让人猛然惊醒：“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生命是如此美好，但是正因为美好，才容易凋零；然不凋零也就显示不出生命的美好了。这不是李贺的悲情，而是生命本真的悲情。生命短暂、青春易逝，那么更要及时行乐了，这是典型的乐景哀情的模式，是以乐忘忧，以“忘”解愁。但是酒的麻醉作用并不能完全地消解掉悲剧意识，而只是起着缓解的作用。青春不因为酒醉而停下逝去的脚步，时光也不因为酒醉的迷狂而驻足停留，所以即使是“终日酩酊醉”，也无法排遣“况是青春日将暮”的忧愁。
最后一种就是梦。李贺是一个天真的诗人，他的诗作中也有不少是写梦境的，例如《梦天》、《题归梦》等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够实现的愿望和理想，会时时萦绕在心头，往往会转化为梦境出现，得到一种补偿式的实现和满足。所以梦麻醉着主体的思想，也代替了主体对现实理想的追求，从而使主体堕入到梦境的沉沦与挣扎中。其次，梦境也表现了主体对现实追求的执著。所以李贺虽然清醒地认识到仙道并不能够解脱自己，却仍然对其怀有憧憬，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诗作中，而且从他的传说故事里也可看到。“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阿[上弥下女]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火孛][火孛]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这是李商隐为李贺作的小传，当然其中不乏附会之词，但是这个传说故事颇合李贺本身的性格和遭遇。李贺一生怀才不遇，期望遇到明君贤主，能够慧眼识英才，所以在他弥留之际会梦见上帝造白玉楼并召其为记，也算是能尽其才。其次，绯衣人许诺天上差事不苦，何尝不是李贺在出任奉礼郎时的愤懑所致？第三，李贺的诗歌中追求着永恒，但是他又明白永恒之不可得，所以他选择了一种较为接近的方式——飞升成仙——来接近自己的理想，这也表现出李贺执著地追求着生命的永恒。但梦终有醒时，梦境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并不会因为主体的沉迷而消失；所以李贺诗歌中的悲剧意识并没有因为梦境的出现而完全被消解掉，反而因为梦醒后的惆怅和失落更凸显出一种悲怆感。所以，梦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命悲剧意识带来的压力，但是并不能够消解悲剧意识；而其中体现出的诗人对理想的痛苦的执著更进一步地加深了这种悲剧感。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发现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悲剧意识似乎是不能够完全消解的。这是因为，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悲剧意识不仅仅涉及到一个或二个方面，它是由怀才不遇、盛世不再、时光飞逝、生命不永各个因素整合而成的，并且还包含了李贺对生与死这个终极问题的思考，还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和释老思想的影响。这种生命悲剧意识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命、价值、历史乃至宇宙时空的终极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所以是不可能完全消解的。
生命的悲剧意识既然不能够消解，李贺又该何去何从？首先他告诉人们的答案是：融入生命，经历生命。这不是晚唐时期的纵情享乐，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积极地参与生命、执著地追寻生命，轰轰烈烈地生存。李贺回到人的角度去审视生命的本真。所以在李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选择了投效潞幕。李贺于元和九年的秋天到达潞州，协助张彻整理公文。但时局维艰，李贺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坏，所以在元和十一年不得已回到了故乡昌谷。回头再看看白玉楼的传说，不仅仅美幻，更觉辛酸。其次，便是对文学艺术的追求。李贺苦吟成癖，他无法在现实人间、鬼蜮和神界实现人生价值，于是便转向了对精神世界的执着，这就是他留下的瑰丽奇崛的诗篇。只有在诗歌中，李贺才能感到片刻的永恒。他的这种转向，恰恰代表了从生命悲剧意识向价值悲剧意识转变的趋势。
第五部分：结语
李贺面对怀才不遇的命运，面对夙疾缠身的个体生命，纠缠在生与死的边缘，他对生命短暂、时光易逝的感慨，无非就是为了追求时空的永恒。因此李贺才有了“长绳系日”的看似荒诞、实则悲悯的想法。永恒的理想、永恒的爱情、永恒的生命、永恒的时空，李贺企图超越死亡而获得长存，这是对“生”的渴望，对永恒的亟盼，是对生命的肯定和赞美。无论是对死的拒斥，还是对生的眷恋；无论是对人间和鬼蜮的否定，还是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无论是辛苦地负载生命，还是尽情地享受生命；李贺追求的仅仅是对“生命”本身的执着。褪去历史和幻想，“生命”就是生命本身而已。或许李贺没有为我们指出一条真正解脱的道路，但是他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生命悲剧意识的真相。虽然李贺最终含恨而去，但他留下的光辉诗篇却永远震撼着我们的心灵。那些关于李贺的故事，关于“白玉楼”的传说，会激励着后人不断地探索追寻。其实李贺就像是远古传说中追日的夸父，永不停歇地追逐着那一抹光辉；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意识，也充满了夸父追日般的悲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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